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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不少父母視子女為掌上明珠，希望給予他們最好
的東西。但面對子女鬧彆扭時，往往忽略了他們的情感
需要，誤以為子女不聽教。「心．啟．晴」臨床心理治
療師李偉堂（Ernest）就分享了如何從遊戲中了解小朋
友，幫助加強親子關係。
子女鬧情緒是很常見的事，不少父母都會直接指責他
們，但Ernest表示應該把問題「外化」，不要直接問
「你為什麼做不到」，可問「有什麼引致你這次做不
到」。前者會把問題直接指向小朋友，令他們因害怕家
人的責罵而築起圍牆，但後者就可使小朋友反觀整件
事，找出問題成因。被問到這種做法會否令小朋友推卸
責任時，Ernest坦言這取決於問題外化後周遭人的態
度，「成為藉口是因為身邊的人都認為他們改不到，當
父母和子女都沒有希望時，自然難以改善。」

Ernest善於利用遊戲了解小朋友的內心想法，誘導他
們說出問題所在。他透露，曾經有個案是小朋友對考試
感到壓力，遊戲時對方分別以獅子、大小長頸鹿代表考
試、媽媽和自己。原來小朋友以前是由媽媽陪伴溫習，
後來改為上補習班，令他感到壓力。Ernest稱雖然有些
小朋友未必能明確指出壓力所在，但有些環境轉變是可
以透過遊戲表達出來。又謂：「當小朋友被欺負時，可
問他們覺得自己最像哪種動物，後來遊戲中有小朋友挑
了老鼠，並希望有獅子保護，再追問獅子是誰時，小朋
友就會回答是老師。」
Ernest表示小朋友被欺負時要懂得保護自己，利用遊

戲讓他們解決問題，感覺是不一樣的，可令小朋友參與
其中並有所領悟，比起讓別人告訴他解決方法會更奏
效。

對於親子之間的溝通，Ernest建議父母盡量不要問
「好不好」，有想法或決定時不妨直接一點。他反問：
「很多父母問『好不好』時，是否真的有選擇權給小朋
友？當小朋友拒絕時，又會令家長感到煩惱。」故此，
父母可考慮用「這對襪是你的」代替「自己穿襪好不
好？」，當小朋友拒絕時，改以「鬥快」的遊戲形式吸
引小朋友。Ernest指「好不好」的做法像雙刃刀，好處
是重視和給予孩子空間，壞處是自尋煩惱。
早前中五生不懂盛飯的事引起網民熱烈討論，Ernest
表示：「很多怪獸家長在子女年幼時，都未必是怪獸，
他們也想教好小朋友，只是可能他們當時沒有辦法。」
事實上，父母要避免子女成為「港孩」，必須清楚明白
他們的內心世界，才能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梁文玲

臨床心理治療師李偉堂：
父母要明白子女的內心世界

文：世界各地有很多移民的華人，你會否考慮寫海外華人的
故事？

查：我最早一批中文小說創作，就是我在上世紀80年代去
美國留學時遇到的留學生和海外華人的經歷，我以那段
生活為素材寫了一批小說，後來可能就是我轉向了非虛
構寫作之後，就更多寫內地的人物了，將來我是不是還
能寫海外華人？我想一定會的。
也許多時我是沒有設計感的作家，有些東西在某個階

段是我最想寫，或者最適合我寫的，我就會寫。可能就
是到某個時候，我會覺得自己要寫一些海外生活的人物
了。前一段也曾有過這個想法，但陰差陽錯和《紐約
客》的編輯錯過了，當時就是想寫一寫長期在美國生活
的華人的故事，但我想以後我可能還會寫。

文：怎樣看待內地與港台年輕人看待政治的差異？
查：首先我只能以一個了解得比較少的觀察者的角度來談香

港和台灣。因為我常年在美國，就我所知我感覺，首先

內地的整個環境、發展階段、制度環境和港台有很大區
別，有很多方面距離港台很遠。
台灣和香港的整個社會經濟走在大陸前頭很多年，我

還是比較相信經濟是個基礎性的東西，很多民主化的運
動需要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較容易自發地從社
會內部出來。特例是印度這樣，那是因為有殖民有英國
人帶進來的法治才開始。港台我覺得可能在中國華人的
文化圈中是最成熟的（我們先不談新加坡）。
這次來香港，我感覺對香港的新生代我的了解遠遠不

夠，很多訊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無法發言，但激烈性和
激進性表現在用政治對香港這個社會的撕裂，我覺得看
了很驚心動魄。我1999年到2001年曾在香港住過兩
年，作為一個對香港社會很有感情的人，我覺得很感
嘆，為香港擔心，不知道轉折性怎麼走。至於學生走在
社會前列，在民主過程中最激進勇猛這一點，我覺得年
輕人的特點就是對理想有天生的興趣和熱情。

用英文寫中國 用中文寫美國
文：您是典型的雙語作家，如何處理用英文寫中國故事？

以及您致力向美國人介紹中國的哪些方面？您在中國
致力於介紹美國的一些什麽？

查：我這個雙語寫作也不是一個計劃中的事情，我本來當
初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出國看一看，看看世界之後想馬
上就回國，結果1987年也搬回北京了，後來又意外
地搬回美國，我也覺得我得面對我可能要長期住在美
國這個現實，才開始嘗試用英文寫作。
之後中文當然還是寫，其實講得不好聽一點，我

有點像二道販子，用英文寫的時候面對英文讀者，寫
的題材都是中國，中文寫的時候，會偏重美國。我有
一本雜文集《說東道西》，收錄的是在香港開專欄時
的文章和在內地一些刊物上寫美國的文章。我還曾經
給美國之音的一個作家手記寫廣播稿，寫了一批美國
日常生活和文化現象的文章。
所以我覺得其實雙語寫作不是一個特別的設計，

因為我的生活，是在美國常年以一個普通人的角度跟
當地美國人（包括在研究所工作的美國同事）相處，
那很自然寫中文的時候就會描述到一些我在美國的經
驗。而寫中國用英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我覺得
好像不太需要我用英文去寫美國，然後我的優勢和我
一直斷不了的情結還是中國。
我不斷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走，所以我的英文寫作

對象和題材還是中國，至於寫什麽，講起來太複雜

了。我想還是從我個人最感興趣的角度出發：寫人的
故事，這是一直沒變的，哪怕我的第一本書《China
Pop》不是純粹人物系列，裡面有講到電視劇或是電
影，再或當年的小說《廢都》，我用這些作為中心案
例，還是要折射與其相關的內容——譬如中國人對
性的態度的變化，譬如中國的文學從純文學到商業文
學暢銷書的轉變，以及中國文人的變遷，他們在時代
中的心路歷程……所以其實還是從人的角度來寫時
代。

文：用英文寫作的好處是？
查：英文寫作給我的一個好處是自由度，至少在我寫作過

程中沒有收到任何來自美國編輯的題材方面的限制或
暗示，這是英文的優勢：我可以任意寫任何題材。唯
一的限制是長度，我英文的文章都寫得很長，都是在
《紐約客》這種能發長文章的地方才能發表，而且都
是它那雜誌當期發的最長的文章，即使這樣，篇幅還
是要有所刪減。
我在內地也發表文章、參與電視訪談節目，我覺

得我無論是參與寫作還是在大眾媒體談話，我都感到
很尊重內地那些出版人、編輯和電視工作者的智慧。
他們有很多理念和我一樣，但他們長期在複雜的空間
中的實踐，使得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家，有很多我
欽敬的地方。

未來會考慮書寫海外華人

查建英可能是這個時代最好的非虛構作家之一。她的個人際遇輾轉中美兩地、

中文與英文兩個寫作世界，練就了跳脫出現場之後用更清醒視角去觀察與書寫的

功力。從那個當年跨出國門前英文爛到讓簽證官震驚於她居然是要去讀英語碩士

學位的年輕女孩，到後來能在《紐約客》這種深度的英文

媒體書寫中國的少數國人之一，她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

程？又為何會偏愛去寫大時代中的個人？究竟在她心目

中，個人與國家、時代、民族記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的？在此前的香港書展中，我們帶着這些問

題，請她作出了一點回應——聽她談談自

己，也談談她所身處的時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黃偉邦
文=香港文匯報 查=查建英

文：您的寫作，很多時候是寫時代中的人，怎樣看待人與大時代的關係？
您個人對中國的情感又經歷了怎樣的流變過程？

查：我的確是走了很長一段路。我是那種所謂崔健說的「紅旗下的蛋」那一
代：一出生從小就接受激進革命教育，然後文革中自己家庭和周圍環境都
經歷了很多暴力陰暗的記憶，所以可能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從自己內心對
那段歷史和教育的憎恨與反感當中走出來，這種與國家的和解，或者跟歷
史的和解，其實是很艱難的過程。
我很早去美國，後來上世紀80年代末又再度出國，從地理上心理上都有一個重

新拉開距離然後最終走到一個相對比較理性角度去反省的過程：要反省的不光是這
個民族，也是自我。你自己實際上也是這段歷史中的參與者——比如說雖然我年齡
很小，但我也當過紅小兵，也曾經很狂熱地信仰宏大意識形態。這不只是某個領袖
或者一群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一個文化問題。文化上我們那時都知道要改造
人性，但這事有多麼艱難，甚至不可能呢？造「社會主義新人」這件事在改革開放
之後，很快我們就看到人們臉上的紅粉一抹，底下還是那個老人——所以我最後也
覺得，寫作上要從寫大題材、宏大主題，走到更關注個人故事、更以小見大的這種
方式。
所以我寫一個大時代可能比較討巧，但也是對前面那些宏大敘事的一些反思的結

果。我希望選擇從個案的角度來折射一個時代的複雜變遷。

文：很多人熟悉您的《八十年代訪談錄》那本書，而後來的《弄潮兒》和之前那本側重
點有所不同，開始更多關注企業家，原因是？

查：我其實以前寫得更熟悉的是知識人那一部分，或者叫文化人，《八十年代訪談錄》
也好，我更早期的中文小說和隨筆也好，包括我第一本書《China Pop》
（沒有中文版），那其中更關注的都是和文化、媒體、文化生產這個領域有
關的人物。
其實《弄潮兒》之所以寫的一半人物都是企業家，其中一個想法是覺

得這本書是選取寫上世紀90年代以來乃至2000年來的人物——這是個
經濟為中心的時代。這種時候企業家，尤其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社會轉
變創新往前走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群體，所以這是一個考慮。
如果我只寫文化人知識人所折射的角度，那對這個時代可能反

應太窄。寫作上我也嘗試對自己做一點超越，雖然每個人可能都
有優勢、局限，而我自己也知道很多類型的人物我是不適
合寫或說寫不好的，但至少企業家我可以嘗試着做一點突
破：我認識的人當中或者有我可以有把握去
寫、從人的角度來寫的，而不是僅僅從他們創
業的成功故事寫——這個群體裡面還是可以
選取一些人來寫的，就是出於這兩個考慮吧。
這本書就前所未有的一半人物都是企業家。

跨語境作家跨語境作家查查建建英英
從從個體個體去書寫去書寫時代時代的複雜變遷的複雜變遷

■李偉堂
攝影：梁文玲


